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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4月 29日，富平长
春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坐落于
石川河畔的这处“无名”
采邑一跃成了全国知名
的西周遗址。作为项目
负 责 人 ， 我 在 终 评 会
上，从墓地、居址、经
济和区域四个维度汇
报了考古工作的主要
收获，这既是对考古成

果的总结，更是团队四
年工作历程的完整回望。

缘起危境：
墓葬抢救发掘

2022年 6月，富平县文物部门接
群众举报，庄里镇长春村农田发现有
盗洞，采集到西周时期的铜鱼和海贝
等遗物。循此线索，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联合市县文物部门进行了勘
探，发现带墓道的西周大墓。为避
免再遭破坏，随即决定对墓葬进行
抢救发掘。8 月中旬，在当时业务
办主任邵晶研究员的带领下，我们
和市县镇相关部门现场商定了发掘
事宜，同时也安排了由我具体负责
墓葬发掘。突如其来的安排，让我
既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内心难
免忐忑。考虑到我是第一次独自负
责西周墓地发掘，院领导特别邀请
商周考古资深前辈王占奎研究员驻
场指导。忆及初入单位，我就是跟
随“奎老”在周原工地历练，而今
换我带队，带领新入职的王煜凡转
战石川河畔探寻周迹，也算是考古
人的薪火相传。8月底，我们开始进
驻现场，启动发掘。

随着发掘推进，长方形墓口逐渐
显现，但不妙的迹象也随之出现，很
多墓口旁边都有一个椭圆形的“小尾
巴”——盗洞。后续清理证实，这批
墓葬在古代就已经遭到盗掘破坏。正
在担忧时，第一座发掘到底的小墓在
椁室平面上刮到了铜绿，细心清理后
发现竟是一件精美的铜豆。小墓尚且出
土精美铜器，这让我们对后续的发掘充
满期待。发掘最后，凡是墓室超过 1米
宽者均遭早期盗掘，着实令人遗憾。这
时“奎老”就安慰鼓励我们，要以“拾
麦穗”的心态，在发掘过程中注意遗迹
细节，一些不起眼的细节有时也能解决
大问题。我们调整好心态，之后的发掘
对墓葬的营建过程、棺椁结构、早期被
盗现象等细节特别关注，尽可能捕获更
多的信息，加深对西周墓葬的理解。大
墓虽遭盗扰，仍出土了石磬、玉戈、玉人龙纹佩、
珊瑚化石饰等一些重要文物，都显示了墓主身份等
级较高。高等级墓葬的确认，坚定了我们把整个遗
址搞清楚的信心，绝不能因为墓葬被盗就早早收场。

由点及面：
大型公共墓地的探索

抢救发掘启动前，我们只围绕被盗墓葬进行了
初步勘探，而整个墓地规模、数量和布局等情况仍
不清楚。“站在墓地的角度挖墓葬，站在聚落的角度
挖墓地”的聚落考古思路一直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先秦考古工作的一种学术自觉。同样，我们在抢救
发掘墓葬期间，必然要对墓地进行探索。受客观条
件限制，就灵活分区断续推进，直到 2024年初，最
终完成 30万平方米的全面勘探，明确了墓地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探明大、中、小不同类型的西周墓葬
和车马坑 3150 座。考虑到部分地块无法进场和道路
占压，估算墓葬总数可能在 5000 座左右。单个西周
墓地一次性探明这么多墓葬，这不仅在关中地区，
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的西周考古工作中也极为少见，
着实让人震惊。

如此庞大的墓地，弄清其形成时代、人群构成、埋
葬习俗等问题是后续研究的前提。于是，在抢救发掘基
础上，我们申请转为主动发掘。这么大的墓地，显然无
法全面揭露，我们根据勘探平面图分析了墓地布局结
构后，选取北区大中型墓集中区、南边小型墓分布区等
多个地点进行发掘，希望通过多点式发掘管窥整个墓
地的时代和人群构成情况。多点的持续发掘，共清理不
同等级的墓葬140余座、车马坑8座。从墓葬形制、葬俗
及出土器物，我们可以明确墓地年代从西周中期延续
至西周晚期，且人群构成是以周人为主体。

墓地规模大、高等级墓葬多，结合以往关中地
区西周墓地的研究，我们认为这处墓地可能是属于
西周王畿地区的一处大型采邑的公共墓地。遗憾的
是墓葬被盗严重，未能出土带有铭文材料的青铜
器，以往文献材料也没有该区域西周时期的记
载，因此，墓地所属采邑主的家族身份仍是一个
谜。

廓清聚落：居址的探索

埋葬逝者的墓地逐步廓清，那么他们生前的
居址是什么情况？寻找与墓地相匹配的居址是接
下来工作的目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们借助航拍手段，制作了遗址及大区域的高清
地形图和矢量化地图，有了翔实的作战图，后续
所有的调查、勘探和发掘信息都能够在一张图上
进行呈现，为后续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2022 年冬天，我们趁发掘的间隙对墓地周边
进行调查。一次踏查中，渭南市博物馆景玉薇和吴
胜利的支持下，我们在胡家堡村北一带发现了密集
的西周文化层。采集的陶片时代是西周中、晚期，
与墓葬的年代相当，大概率是墓地对应的居址所
在。由于春节将至，墓葬发掘任务紧，只好先搁置
线索，未进一步扩大调查。2023年麦收前夕，队员
王煜凡和张鑫荣在收工返程途中，在日日经过的路旁

田地里惊喜地发现有西周陶片和文化层，
不由感叹西周居址的发现竟然是“灯下
黑”。这次发现的居址线索距离之前的胡家
堡地点东西相距约1公里，难道整个长春村
都是居址的分布范围？

2023 年冬，当年发掘任务结束后，考
古队在零星线索的基础上展开了系统调
查。调查期间按区域全面采集地表遗物，
同时把断坎上能发现的各类遗迹都刮面并
详细记录。最终，我们的调查范围约400万
平方米，共登记了 2000余处采集点，采集
600余件标本，刮铲80余处遗迹。这些遗存
分布范围东西长 2公里、南北最宽约 1.5公
里，据此测算范围可达200万平方米。再算
上公共墓地，长春遗址的聚落面积可达220
万平方米。这么大规模的西周聚落，不但
是关中东部已知最大的西周聚落，也是目
前在镐京到洛邑之间区域发现确认面积最
大的西周聚落。

格局初显：
“长探沟”发掘和“多宫格”布局

调查只能大致确定居址的规模范围，
遗存内涵和功能区情况无法获悉。原计划
墓地发掘结束后，再对居址进一步探索。
恰逢新建西延高铁要从居址区北部经过，
这条铁路是国家铁路网建设的重要组成，
早在 2017年长春遗址还未发现时就确定了
选址。铁路建设显然对遗址整体保护非常
不利，但为我们了解遗址的内涵提供了发
掘的契机。

发掘时，我们就沿线路走向布设探
方，因为线路长，就相当于在遗址内布设
了一条超长的“大探沟”。长距离解剖，可
以获取遗址不同位置的堆积情况，为了解
遗址的功能区提供了很多线索。考古人都
知道，配合建设发掘通常受建设工期的限
制，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
2024 年 6 月至 10 月，考古队克服高温酷暑
天气，灵活调整发掘方案，最终还是按期
完成了任务，保证了铁路如期开通，也最
大限度抢救保护了古代遗存。

“大探沟”发掘收获颇丰，清理 400多
处遗迹，出土大量遗物，丰富的层位关系
和陶器，为遗址分期提供了依据。尤为重
要的是，发现了多条沟渠遗迹和各类工业
生产遗存，这为寻找聚落框架遗迹和功能
分区辨识提供了重要线索。配合建设发掘
结束后，我们随即围绕这些线索进行追踪
勘探。探明多条南北向沟渠走向，也进一
步明确了墓地和居址间界沟的情况。除了
沟渠，我们还顺着发掘的陶窑进行勘探，
最终在约 4 万平方米的区域内探明 30 余座
陶窑。这样的分布密度和规模都和沣京都
邑内的大源村制陶作坊相当，结果令人欣
喜。这些陶窑和调查发现的铸铜遗存、发

掘确认的制角等手工业遗存，分布较为集中，据此我
们推测聚落内部应存在一处手工业园区。

局部的勘探和发掘，让我们对遗址内涵有了一定
认识，但有没有城墙、布局如何，仍是要回答的问
题。为探寻城墙等遗迹，我们采取勘探带的方式，适
当放大孔距，待发现重要遗迹线索后再详细勘探。经
过几个月的努力，外围虽没发现城墙迹象，却意外发现
有壕沟。根据勘探情况，我们认为长春聚落应是借助石
川河、自然冲沟以及北部壕沟合围而成的封闭区域。在
内部，也发现了多条纵横的沟渠，这些沟渠走向大致平
行、间隔距离较为相近，使得整体呈现了“多宫格”式
的结构布局。这样的布局以往只在二里头遗址有发
现，刚开始我们不敢确认，就多次勘探、刮铲剖面确
认，最后判断是西周时期形成的沟渠。这一重要发
现，是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前一个月才最终确
认，极大丰富了长春采邑聚落的文化内涵与学术价
值，成为遗址参评的核心亮点与重要支撑。

王畿拼图：
重构石川河流域聚落格局

经过持续发掘，长春遗址内确认了高等级墓葬、
大规模墓地，大面积居址以及复杂的手工业功能区，
符合大型采邑聚落的判断标准。但和以往发现的诸多
采邑不同，长春采邑是从西周中期才开始出现。要想
厘清这一下情况的背后动因，就需要跳出遗址，从更
大的区域去探寻答案。石川河上游的铜川地区曾多次
出土西周铜器，也发现过零星的西周遗址，但全域西
周聚落的整体面貌、层级结构、发展脉络始终模糊不
清，是关中地区西周考古的薄弱区域。

“发掘一处遗址，就要弄清一个区域”，这是我们
每启动一次发掘都会说到的一句话。于是在 2024 年、
2025年冬季，发掘工作暂停后，我们就开始在铜川市
博物馆文博同仁的协助下，对石川河流域进行系统调
查。调查发现了 40余处西周时期遗址，这些遗址可根
据面积大小分成不同的等级，其中长春遗址是石川河流
域规模最大的西周聚落。重要的是，这些遗址的分布呈
现出从西周早期到晚期逐渐向下游发展的趋势，和以往
学者对于西周王朝势力从西周中期开始逐步内收的趋势
基本吻合。流域的系统性调查，不仅能了解长春采邑崛
起的区域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补齐了石川河流域西周
聚落研究的短板，为西周王畿治理格局研究提供了一
个关键流域拼图。

四年田野寒暑，团队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从
抢救墓葬起步，到探明大型墓地，调查大规模居址，再到
聚落“多宫格”布局，辅以成规模的手工业园区，最后揭
露出石川河流域聚落体系，一步步揭开这处尘封了近三
千年的西周采邑的神秘面纱。长春遗址的考古工作，是
聚落考古理念实践的又一个成功案例，为复原西周王朝
王畿治理图景增添了新的聚落样本。眼下，长春遗址考
古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发掘资料的整理、人骨和手工业
生产者行为模式研究、动植物遗存分析等多学科的研究
工作已全面铺开，在富平县的大力支持下，全新考古基
地即将改造完成。接下来，我们将深挖遗址内涵，加快考
古成果转化，做好价值阐释，让深埋地下的周代文明，在
石川河畔重焕光彩。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26年 4月 29日，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
代遗址群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当听到“吉林”两
个字的时候，心情十分激动。这不仅仅是获得荣
誉的喜悦，还包含着对这项工作坚守的无限感
慨。低头编辑信息报喜的同时，过往的一幕幕也
映入眼帘。

时代机遇：
考古中国立项与长白山旧石器项目的缘起

2020 年秋天，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考古中
国”项目指南。当时大家普遍认为，这类重大项目
大概率会优先依托中原、长江流域传统大遗址，
似乎离东北边疆的旧石器考古还很遥远。但事情
的发展远超预期。很快，吉林省文物局通知，时任
省文旅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金旭东，明确要
求省考古所围绕长白山旧石器、高句丽、渤海三
个核心方向，编制“考古中国”申报方案。这无疑
是一次极具前瞻性、战略性的决策，为东北考古
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

方案编制远比想象艰难。长白山地区既往旧
石器遗址多停留在地面调查，缺乏科学发掘，年
代、埋藏环境、文化内涵等关键信息匮乏，基础资
料薄弱，但我们坚信，长白山旧石器考古蕴藏巨
大学术潜力。底气来自2019年启动的长白山旧石
器专项调查，三年多野外踏查、地表采集、初步勘
探，发现多处重要线索，印证了该区域旧石器考
古的价值与潜力。

方案编制过程中，高星、陈全家、王幼平、王
社江等学界前辈，从项目设计、学术思路、技术路
线给予悉心指导。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吉林大学、东北师大、浙江大学等数十位专
家学者加入团队，形成跨单位、跨学科、跨区域联
合攻关力量。经反复研讨、修改、论证，2020年底
完成申报初稿并首次向国家文物局汇报。2021年
5月，“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调查与研
究”正式获批立项。此次立项创造多个“第一”：东
北地区首个纳入“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全国旧
石器考古领域唯一独立纳入该体系的项目。

田野深耕：
从距今22万年至距今1.3万年的文化接力

2021年5月，首批主动性发掘启动，核心地点
选定和龙大洞遗址。大洞遗址的发现，离不开东
北旧石器考古的奠基者、吉林大学陈全家教授数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耕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初，陈全家教授便带领团队，扎根吉林东部山区，
开展系统性、持续性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先
后发现十余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旧石器遗址。
本次长白山项目确定的五处重点发掘遗址中，有
四处为陈全家教授早年调查发现。长期以来，学
界普遍认为长白山地区出土的黑曜岩石制品，年
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并非旧石器时
代产物。陈全家教授通过细致的田野观察，发现
大量黑曜岩石制品直接出土于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下的黄色
粘土层（即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者所称的“生土”），这一关键
发现，改变了以往的固有认知，明确证实长白山地区存在旧
石器时代黑曜岩石制品遗存，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和龙大洞遗址的分布范围超过4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
近 50万平方米，是目前东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
遗址之一。2010年，陈全家教授的学生，时任吉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的赵海龙，带队对大洞遗址开展
了首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彼时，我还是高星先生尚未入学的
研究生，第一次走进大洞遗址，站在探方边缘，看着整齐贴好
标签的出土石制品，内心被震撼，也埋下了与这片遗址不解
的缘分。命运的巧合令人感慨：当年站在探方边的大学生，十
年后，在2021年正式接过接力棒，以和龙大洞遗址发掘资料
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接任大洞遗址考古领队，全面主持后
续发掘与研究工作。正是因为亲手整理过 2010年大洞遗址
出土的数万件黑曜岩石制品，我深知遗址短板：年代精度不
足，仅 2个碳十四数据，距今 2.4万年及超 3万年，跨度大、精
度低，难以支撑文化演变与活动序列研究。

长白山地区旧石器遗址的埋藏环境特殊：火山喷发形成
的火山灰发育成土壤后，酸性极强，对有机物质的保存条件
极差；同时，东北高寒地区长期存在冻融作用，反复冻结与融
化，对地层造成严重扰动，进一步破坏了碳十四测年所需的
有机质样品，导致传统碳十四测年样品不易获取，成为长期
困扰研究的“老大难”问题。针对这一核心瓶颈，我们果断引
入光释光测年技术，联合中国科学院葛俊逸研究员团队，全
力攻克年代难题。光释光测年工作推进同样困难重重：遗址
地层中石英颗粒含量极低、粒径偏小、信号强度弱，初期多次
采样均无法获得有效测试数据。葛俊逸团队没有放弃，反复
调整采样位置、优化测试参数，通过一次次补充样品、一次次
测试分析，最终成功获取了一系列可靠的光释光年代数据，
建立起大洞遗址连续、系统、高精度的年代序列，为探讨长白
山地区古人类演化、技术发展、环境适应提供了关键的时间
标尺。

自和龙大洞遗址顺图们江而下大约20公里，便是和龙
吉地遗址，巨型黑曜岩石叶石核的发现地。这件石核，整体
呈圆锥形，高53厘米，通体布满规整的石叶片疤，重量达
16.3千克，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尺寸最大、形制最规整的黑曜
岩石叶石核，世界范围内罕见。由于该石核为群众发现，我
们迅速联系到发现者，详细询问发现经过、出土地点。在和
龙市博物馆赵玉峰馆长耐心讲解政策、宣传文物保护重要性
后，发现者最终主动将巨型石核上交国家，并愿意配合指认
准确出土地点。随后，我们立即组织力量，对吉地遗址开
展抢救性考古发掘。

为复原这件石核，黑龙江大学谢浩副教授开展技术模拟
实验：尝试多种传统剥片方法，最终采用大型杠杆压制法，生
产出了类似的长石叶，但无论是石叶长度、规整度，还是石核
的整体工艺水平，都与吉地遗址这件石核存在巨大差距。我
们不得不承认：万年前古人类的石器加工技术，已达到极高
水平，至今难以复刻。

上天洞遗址严格意义上应该是大洞遗址的一部分，距
离大洞遗址核心区仅 2公里。不同的是，这是一处真正的
洞穴遗址。经常会有人问，大洞遗址的洞穴有多大？我都
要解释大洞遗址其实是一处旷野遗址。“洞”这个字，其实
就是村落的意思，并不是洞穴的意思。上天洞遗址发现有
两期文化遗存，其中早期的考古发现与大洞遗址的上部层
位十分相近，都发现有细石叶石核、雕刻器和两面器等石
制品，测年结果为距今 1.5万年前后。上天洞遗址的发现，
让我们对大洞遗址古人类的栖居模式有了更为全面的认

识。而晚期是一批春秋时期的遗
存，发现大量带灼烧痕迹的羊肩胛
骨卜骨，可能是古人的祭祀场所。

以上三处遗址全部位于长白山
东麓的图们江流域，也具有较为相似
的文化特征。而在长白山西麓的松花
江流域，我们同样选择了两处遗址进
行发掘。

寿山仙人洞遗址位于桦甸市，是
长白山地区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
址之一。早在 1993 年，陈全家教授就
对其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本轮发掘由
吉林大学王春雪教授担任领队，2023 年至 2024
年开展了连续两年的考古发掘。发掘表明，寿
山仙人洞遗址年代可以早到距今 22 万年以前，
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至少包含三个主要时
期，遗址延续使用至距今3万年以前。该遗址的
石器工业特征与中国北方的小型石片工业传统更
为接近，但是也见有一些复杂技术特征和对黑曜
岩原料的利用，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源
头之地。

枫林遗址位于抚松县漫江镇，是目前已发现
距离长白山天池主峰最近的旧石器遗址之一。枫
林遗址地层堆积深厚、清晰，出土石制品数量丰
富、类型多样。在地层剖面中，我们发现主要文化
层位下部呈楔状插入下层，根据这一埋藏特点，结
合碳十四测年结果，确认这是末次冰盛期寒冷气
候下地层冻裂形成的土楔，是寒冷气候环境的直
接证据。站在遗址眺望远处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天
池主峰，不禁感慨：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下，古人类
是如何生存、繁衍、克服极端气候挑战的？在枫林
遗址，我们连续发掘出 3件标准的棱柱状石叶石
核，以及大量细石叶石核、雕刻器、端刮器等工具，
这些工具形制规整、加工精细、定制化程度极高，
正是解答末次冰盛期古人类的生存策略、适应能
力、技术发展的关键证据。

曜石寻踪：
长白山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的构建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想
法，最初形成于 2021 年项目方案撰写阶段。当
时仅仅是一种感性认识。经过五年的努力，已
对这处遗址群有了全面的了解。调查与发掘表
明，在长白山的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等水
系上游区域分布着超过 1000处含打制石器遗址
或采集点，围绕长白山天池呈圈层结构。这些
遗址的年代跨度从距今 22 万年至距今 1.3 万
年，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石叶、细石叶技术
为主体，雕刻器、端刮器等工具高度定型，构
成特征鲜明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这一体系源
自华北小石片工业传统，又在东北亚独特环境中
发展出自身特色，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
代过渡奠定基础。

黑曜岩是一种火山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玻璃质
岩石，其硬度高、脆性好、具有各向同性的物理特

征，断裂后能形成规整的贝壳状断口，加工成石器后，使用过
程中极易留下清晰的使用痕迹，是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制作工
具的优质原料。

深入认识黑曜岩的物理特性，是开展石器技术分析、功
能判断的基础。围绕黑曜岩的劈裂机理、加工技术、使用痕
迹，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模拟实验与对比分析，建立起国内
最完整、最系统的黑曜岩使用痕迹数据库，为石器功能判断、
古人类行为分析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例如破裂翼是岩石破
碎过程中展现的特征，锤击法产生的破裂翼角度一般偏小，
在90度以下，而压制法产生的破裂翼角度一般在90度以上。
这种特征在其他岩石破裂面极难观察，但黑曜岩石片上却可
以看到。经过对和龙大洞出土的细石叶产品的反复观察，我
们确认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叶主要通过压制法生产，这也是东
北亚地区已发现年代最早的压制剥片技术产品，对细石叶技
术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在化学层面，不同产地、不同时期形成的黑曜岩，其
微量元素组成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球化学指纹”，通过元素
分析可精准追溯原料产地。为了锁定长白山黑曜岩原料产
地，我们曾几次登上长白山天池主峰调查，但发现火山口
附近的黑曜岩物理性质特别差，基本无法用来制作石器，
其化学成分也与遗址中的黑曜岩完全不同。我们还在图们
江两岸的河流阶地砾石层中采集到大量黑曜岩河卵石，检
测分析发现与遗址内的黑曜岩原料成分高度一致。这说明
图们江上游或源头地区应该就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中
黑曜岩的真正产地。但由于图们江上游暂时难以进行科学
考察，无法在地图上进行准确标注，这也为我们的研究留
下了一点遗憾。

不过令人惊喜的是，在长白山地区发现的黑曜岩石制品
中，已经至少识别出九种不同的原料来源：其中四种为长白
山本地常见类型，另外五种原料，经地球化学分析确认，分别
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敦化盆地等多个地点。我们还发现，
长白山黑曜岩的影响范围远超预期，其不仅支撑本区域大规
模石器生产，还通过长距离运输流通至俄罗斯远东、朝鲜半
岛乃至中国山西等地，同时存在外来原料输入，形成双向跨
区域资源流通网络。这一发现填补了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
关键缺环，是国内唯一可完整揭示史前黑曜岩大规模开采、
标准化生产、长距离流通、跨区域共享的考古实证，为构建东
北亚史前石料流通体系、阐释史前人群互动与社会联系提供
了不可替代的实物支撑。

薪火相传：
长白山旧石器考古的使命与未来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遗址群的发现和研究，阐述了一
个基本事实：长白山并非古人类零星途经地带，而是存在长
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长白山是欧亚大陆东缘最高山
系，是图们江、鸭绿江、松花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是东北亚
重要的文化地标。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青铜到汉唐，从高句
丽、渤海到女真、辽金明清，直到近现代，长白山地区的文化
一脉相承，从未断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
文明连续性的生动缩影。

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现，是学界协作、田野坚
守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老一辈考古人奠定基础、无私传帮带，
到中青年团队接续奋斗、攻坚克难；从多学科交叉融合、技术
创新赋能考古，到社会公众参与、文物保护意识提升，每一步
都凝聚着集体智慧与付出。考古工作永无止境，长白山旧石
器时代遗址群的故事，我们才刚刚读懂一角。

（作者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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